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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個
多
世
紀
前
的
中
國
，
整
體
而
言
，
依
然
是
處
在
農
耕
文
明
時

期
，
城
市
固
然
不
少
，
但
不
少
縣
城
，
充
其
量
不
過
是
大
一
些
的
集
鎮

；
就
連
西
安
這
樣
的
陝
西
省
會
、
西
北
重
鎮
，
也
是
不
算
很
大
的
城
區

被
廣
闊
的
農
村
包
圍
着
，
走
出
東
、
西
、
南
、
北
四
座
城
門
不
遠
，
即

可
與
大
片
的
農
田
親
近
，
而
大
田
種
植
的
，
又
主
要
是
冬
小
麥
，
所
以

，
別
說
農
村
人
，
就
是
城
裡
人
，
對
綠
油
油
的
麥
苗
，
對
金
燦
燦
的
麥

浪
，
對
夏
忙
時
承
擔
着
碾
麥
、
揚
場
，
以
及
暫
時
存
放
麥
秸
（
西
安
人

稱
麥
秸
為
麥
草
）
重
任
的
麥
場
，
都
不
會
太
陌
生
。

我
的
童
年
時
代
是
在
西
安
東
關
景
龍
池
度
過
的
，
當
時
，
這
裡
是

農
民
和
城
市
居
民
混
居
的
城
鄉
結
合
部
。
在
南
北
走
向
的
景
龍
池
中
部

，
和
東
西
走
向
的
竇
府
巷
相
連
之
處
，
有
一
塊
空
地
，
每
年
收
麥
時
節

，
這
裡
就
成
了
麥
場
。
一
車
一
車
的
麥
捆
子
被
運
到
場
裡
，
先
碾
後
揚

，
把
麥
粒
和
麥
秸
分
離
，
麥
粒
裝
進
糧
食
布
袋
運
回
家
，
麥
秸
堆
成
垛

（
西
安
人
把
這
種
垛
叫
做
麥
草
積
子
）
暫
時
存
放
麥
場
。
在
農
民
的
心

目
中
，
麥
粒
固
然
金
貴
，
麥
草
也
絕
非
廢
物
。
它
既
是
燒
炕
、
烙
鍋
盔

時
的
燃
料
，
也
是
建
造
屋
頂
與
和
泥
時
的
建
材
，
所
以
當

時
麥
客
割
麥
，
麥
茬
留
高
了
，
導
致
麥
草
產
量
減
少
，
主

家
往
往
是
會
不
高
興
的
。

一
年
裡
大
多
數
時
候
都
空
着
的
一
塊
場
地
，
突
然
堆

起
了
一
個
又
一
個
麥
草
積
子
，
這
不
能
不
讓
如
我
一
般
大

小
的
孩
童
頓
時
亢
奮
起
來
。
在
麥
草
裡
翻
跟
頭
，
圍
着
麥

草
積
子
捉
迷
藏
…
…
常
常
是
樂
不
思
歸
。
這
一
段
時
間
，

在
麥
場
上
最
多
聽
到
的
一
句
話
便
是
：
﹁碎
崽
娃
子
（
按

：
此
乃
西
安
方
言
中
對
小
小
孩
的
暱
稱
）
，
別
玩
火
！
﹂

麥
場
失
火
的
壞
消
息
倒
是
聽
到
過
，
但
在
景
龍
池
的
麥
場

上
，
好
像
沒
發
生
過
這
樣
的
悲
劇
。

發
生
過
的
是
悲
喜
劇
。
一
次
，
一
家
的
小
孩
不
見
了

，
一
直
到
了
後
半
夜
，
麥
場
上
一
個

麥
草
積
子
頂
上
傳
來
的
嚎
啕
聲
，
才

暴
露
了
他
的
蹤
影
。
原
來
，
這
傢
伙

和
夥
伴
兒
玩
捉
迷
藏
，
竟
獨
出
心
裁

地
藏
身
於
此
，
又
一
覺
睡
去
，
一
睡

半
夜
。
他
倒
是
高
卧
無
憂
，
可
搞
得

家
裡
人
驚
恐
萬
狀
了
；
罪
過
！

麥
草
積
子
的
頂
上
還
可
以
幹
別

的
什
麼
事
兒
嗎
？
當
然
可
以
。
前
些
天
，
一
家
電
視
台
的

記
者
前
來
採
訪
，
要
我
比
較
一
下
小
說
《
白
鹿
原
》
和
電

影
《
白
鹿
原
》
。
我
張
口
便
說
：
﹁不
好
比
較
。
﹂
其
實

，
兩
部
作
品
還
是
可
以
比
較
的
，
我
不
願
意
面
對
攝
像
機

發
言
，
是
擔
心
經
過
剪
輯
以
後
播
出
的
內
容
，
與
我
的
本

意
相
去
太
遠
。
在
這
裡
，
倒
是
可
以
稍
稍
比
較
一
下
。

小
說
《
白
鹿
原
》
裡
的
郭
舉
人
，
其
實
是
一
個
還
算

﹁善
良
﹂
的
地
主
，
他
不
但
對
長
工
寬
厚
，
就
是
對
在
他

眼
皮
兒
底
下
偷
情
的
黑
娃
和
小
娥
，
處
置
也
相
當
寬
厚
。
但
在
電
影

《
白
鹿
原
》
裡
，
此
位
郭
舉
人
就
純
粹
是
一
介
﹁周
扒
皮
﹂
、
﹁劉
文

彩
﹂
那
種
漫
畫
式
的
人
物
了
。
兩
相
比
較
，
讓
人
不
能
不
慨
嘆
，
在
藝

術
創
造
上
，
的
確
是
有
着
大
師
情
懷
和
庸
常
見
識
之
分
。

在
小
說
《
白
鹿
原
》
裡
，
黑
娃
和
小
娥
偷
情
的
場
所
，
是
小
娥
的

卧
房
。
而
在
電
影
《
白
鹿
原
》
裡
，
則
把
幹
這
種
事
體
的
地
方
，
放
在

了
麥
草
積
子
的
頂
上
，
並
且
用
大
搖
臂
拍
攝
，
以
俯
視
的
角
度
，
來
展

現
這
一
幕
鮮
活
生
猛
的
床
上
戲
。
請
設
想
一
下
，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
就

算
你
有
超
強
的
窺
私
慾
望
，
就
算
你
同
時
還
具
備
了
一
流
的
窺
私
本
領

，
但
你
有
可
能
居
高
臨
下
地
觀
賞
別
人
做
愛
嗎
？
只
有
電
影
《
白
鹿
原

》
，
才
能
讓
你
如
此
大
開
眼
界
！
看
來
，
你
得
感
謝
麥
草
積
子
。

附
帶
說
一
句
，
我
看
的
電
影
《
白
鹿
原
》
，
是
未
經
最
後
剪
輯
的

那
個
版
本
，
不
知
道
公
開
放
映
的
版
本
中
，
是
否
還
保
留
有
麥
草
積
子

上
那
激
情
燃
燒
的
一
幕
！

我的一個老鄉寄
給我一張一九三二年
我老家江蘇常熟縣城
區的地圖，讓我找找
我童年和少年時生活
和上學的地方。那一
年，我只有八歲，小

學二年級，三、四年前我才看到了電燈，
到二百公里外的上海還要坐小火輪到只有
三十多公里的蘇州，再換乘火車才行。這
張老地圖是當地電話局為了第一次在城區
安裝電話而繪製的，連小街小巷都有。我
用放大鏡仔細查找了這張八十年前的地圖
，找到了我生活過的四個住處，讀過的兩
個小學和初中，還有我常去的廟場、體育
場、茶館、戲院、電影院等，常爬的虞山
以及山上的景點和古蹟。

這張地圖引起了我很多童年、少年和
青年時代的回憶，想起了那些日本侵略軍
侵佔我國大部地區和全國人民奮起抗戰的
艱辛歲月。我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入小
學一年級，十幾天後傳來了日本侵略軍在
瀋陽發動了 「九一八」事變，侵佔了我國
東三省，並在第二年製造了偽滿洲國。第
二年初，日本侵略軍又在上海製造了 「一
二八」事件，從日租界向我閘北一帶進攻
，我第十九路軍忍無可忍，違抗蔣介石政
府的不抵抗政策，在全國人民的推動和支
援下進行了淞滬抗戰。我在家裡聽到了上
海周圍激戰的炮聲，並看到了家鄉各界人
民在大街上舉行了抗日愛國的遊行。日本
侵略軍的鐵蹄又伸進了長城，公開組織偽
政權叫囂華北五省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二
月九日北平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抗日救亡
的大遊行，得到了全國各地的熱烈響應。
我在一九三六年中讀初中一年級，曾多次
參加了當地中小學生的響應北平學生的抗
日愛國遊行。第二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
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並在上海製造了

「八一三」事件，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幾個月後，
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相繼淪陷。日本侵略軍在進攻當
時的首都南京途中，一路燒殺搶掠，強姦婦女，我家鄉
也在十一月淪陷。我母親帶我逃難到了安徽，第二年三
月回到家鄉時，看到我家的房屋同兩邊鄰居的房屋一起
，已全部被日本侵略軍燒毀了。佔領者在我的家鄉組織
偽政權實行殘暴統治，拘捕和殺害愛國人士和無辜居民
，搶劫居民財富和糧食，在學校裡推行奴化教育和強迫
教授日文，甚至進出城門要向站崗的日軍鞠躬行禮。我
母親不願我在淪陷區受教育，把我送到已成為在日軍包
圍之中的孤島的上海租界去上學。當然，在租界裡面也
並不安全。有的愛國人士被暗殺，有的報刊被封閉，有
的群眾組織被取締，日本憲兵更橫行霸道非法拘捕和殺
害我同胞。我同很多救亡心切的年輕人一樣，尋找救國
復興之道。我們在地下黨的幫助之下，坐在學校宿舍樓
梯的暗淡的燈光下閱讀進步書籍，在公園裡和蘇州河邊
議論我們的出路。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
軍珍珠港的當夜，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連孤島也沒有
了。後來，日本在同美國爭奪太平洋島嶼的戰爭中節節
失敗，日本戴着皮帽子的關東軍南下上海，防止美軍進
攻上海。他們公開在馬路上搶劫路人的首飾、手表、相
機等，掠奪佔領區的糧食、物資和財富等，任意拘捕和
殺害愛國人士和無辜居民。日本在各條戰線上都遭到了
慘敗，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不得不宣布向同盟國無
條件投降。當時我正好在老家，人們聽到這個消息後奔
走相告，跑到大街上去高喊我們勝利了，燃放鞭炮，中
國人民艱苦的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我的同學同很多的
年輕人一樣在這前後都投奔到了解放區，參加了抗日救
國的事業。但是蔣介石政府違背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願
望，向解放區大舉發動了進攻。我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到
蘇北解放區後幾個月，解放戰爭就開始了。

這張老地圖更提醒了我當年日本侵華的嚴重罪行。
抗日戰爭已過去七十多年了，我們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
這場戰爭，經歷過的人大多已去世了，而且很老了。可
是日本政府至今不肯承認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近年還
侵佔我國的釣魚島，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們這些經歷過
戰爭的老人有責任幫助我們的年輕人，千萬不要忘記並
且始終保持警惕日本侵略我國的歷史。

閨蜜芳菲移居新加
坡，卻戀戀不忘我的糖
醋魚。這次，她把我顯
擺到外國友人那裡了。
一定要我在她的同事面
前露一手。這些都是她
的同事，有歐美的，也

有香港和內地的。我只好勉為其難，遵命下廚。
說真的，我的糖醋魚真的不含糊，堪稱絕活。魚
成為一盤菜的時候，魚還在動，好像活的一樣。
這個技術的關鍵就在於準備充分和速度奇快。把
魚在鍋裡快速的炸一下立即出鍋，立刻端上桌，
然後澆上汁。我的糖醋魚最大的特點就是動靜結

合，魚身是靜態的，而魚嘴還在一張一合。
很快的，魚就端上了桌，我也坐到了自己的

座位上。餘下的，就是等着各位友人的讚譽之詞
了。

眾人立馬動着，興高采烈。我自然頗有自豪
感，但很快我就發現有些不對勁。歡呼雀躍的，
都是跟我一樣的黃皮膚的，而桌上的五個藍眼睛
的洋人，不僅沒動，還滿臉的迷茫和不解，有的
甚至有某種厭惡的神情，這讓我大為不解。

飯後，我跟幾個洋人閒談，很快就扯到了糖
醋魚上。我虛心的向他們請教，想找出做功不到
的地方。洋朋友的話，讓我大出意外。原來，他
們不吃我做的糖醋魚，並非我做的不好。在他們

看來，盤子裡的魚還在動，這不是什麼特色，而
是一種虐待動物的行為。其中一個叫艾琳的，似
乎看到了我的尷尬，接過話頭說，這種吃魚的方
法，不科學，對人體是有害的。這又是我聞所未
聞的。我又趕忙請教。她說： 「你做魚的時候，
魚會很痛苦，而在這種狀態下，會分泌大量的腎
上腺素。人攝入這麼多的腎上腺素，對抗衰老很
不利，會老得很快的。我可不想斷掉小小的青春
的尾巴。」

啊，原來還有這樣一說，難怪我的糖醋魚會
遭到她們的冷遇呢。西方人跟國人真的有很多不
同，一盤糖醋魚，不僅涉及普世價值，還跟科學
聯繫得如此緊密，這是我之前無法想像的。

這幾天，我都在感觸一
個問題：一個人若不讀書，
接受信息就常常是從眾的、
被動的、缺乏分析的。若一
個民族不讀書，這個民族的
文化就喪失了創造性、批判
性。由此可以推論，中國人

是否閱讀，將決定是世界跟着中國走，還是中國跟
着世界走。

我的感觸，來源於最近在報上連續看到的幾條
消息，都觸及到中國人的國民素質問題，都不約而
同地談到中國人普遍讀書偏少的問題。

據中國二○一二年公布的 「第九次全國國民閱
讀調查」報告顯示，國民人均閱讀圖書四點二五本
，比去年的四點一一本有所上升。但讓我汗顏的是
，韓國是十一本、澳洲十三本、法國二十本、日本

四十本、以色列六十四本。因我生長在中國，現住
澳洲，所以特別關注澳洲人的讀書狀況。網上調查
，百分之六十一的澳洲人認為讀書是他們最喜歡的
活動之一，而中國只有百分之二十一點二的人對自
己總體的閱讀情況滿意。還有，讓我不好意思面對
的一個數據─中國人均每天讀書不足十五分鐘，
人均閱讀量只有日本的幾十分之一。

國人為什麼不讀書？我記得新華網做過調查：
列在第一位的原因是 「工作太忙沒時間讀書」，其
次是 「沒有讀書的習慣／不喜歡讀書」，這一比例
達到百分之三十四；再次為 「文化水平有限，讀書
有困難」、 「找不到感興趣的書」分別佔到百分之
十二和十一。我還記得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為此分
析過另一個原因，認為娛樂方式多元化，閱讀已不
是唯一的獲得信息的方式，等等。

我想 「中國人不讀書」的原因還不止於此。我
要在此文重點表達的一個中心思想，一個不能忽視
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公共圖書館系統太不發達
了，無論是圖書館的設置率和覆蓋率，與發達國家
相比都有較大的差距，給愛讀書想讀書的人帶來諸
多不便。這話我不是隨便說的，有數據為證。查了
一下國人 「閱讀來源」的情況：十八至七十周歲國
民閱讀的圖書主要來源於 「自費購買」，選擇比例
達百分之六十八；其次是 「向他人借閱」，佔百分
之五十一點二，到圖書館借閱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誰說中國人不想讀書？中國人想讀書啊─也有
數據調查，有六成以上的國民希望當地有關部門提
供更多的閱讀機會和場所，舉辦更多的閱讀活動。

而據相關資料，在美國平均不到二萬人一個圖
書館，英國一萬人一個公共圖書館，法國二點二萬
人一個圖書館，日本平均三萬至四萬人一個圖書館

，一些歐洲小國更優越，瑞士三千人就有一個公共
圖書館。反觀中國，五十萬人才有一家公共圖書館
。掏心窩裡話，我們這個文明古國寒不寒磣？

我要費些筆墨，寫寫澳洲圖書館引導我這個原
本不怎麼喜歡讀書、現在變得有些喜歡讀書的人的
感受。澳洲是個愛書的國家，圖書館藏在每個角落
，有國家圖書館、州圖書館、社區圖書館，甚至每
個居住區都有自己的公共圖書館。我在澳洲搬過四
次家，大大小小的圖書館去過不下七八個，加上學
校的，也有十多個。開始去圖書館，純粹是孤獨無
聊，後來是它們的便民服務讓我逐漸地享受自我灌
輸，愛上讀書了。

首先，辦理圖書卡非常方便，只要有個身份證
明就行，不需要任何手續費。即使你是來澳洲旅遊
的，也可以憑着護照辦臨時圖書卡。你可以在圖書

館辦理，工作櫃台上有一個手搖鈴，一聽到你的搖
鈴聲，工作人員會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兒，微笑地出
現在你的面前提供服務。你也可以在網上註冊辦理
借書卡或閱讀卡，幾天後卡就會寄到指定地址。

其次，借書的便利和人性化，更讓我如劉姥姥
進大觀園，連說多個 「讚」字！我附近的圖書館是
與全澳洲聯網的，它把所有藏書分門別類展示在網
站上，要借什麼書？找什麼雜誌和音像資料嗎？好
，可以先在網站搜索目標，進行預約，這樣你一到
圖書館，立即就能拿到書，省時省力。如果想借的
書被別人借走了，那就網上 「掛個號」吧，書還回
來後，圖書館會立即電郵或電話通知你取書，而且
是到離你最近的一家圖書館去取！取了預約的書或
者在書架上找到了想借的書後，不需要去辦理借閱
登記手續，只需在門口的電子儀器上刷一下卡，再
掃描一下圖書的條形碼即可。假如借閱期限快到了
，書沒看完，怎麼辦？沒關係，在網上辦理續借，
打電話辦理也可以，總之怎麼方便怎麼來。你或許
會納悶，有電子設備代勞，那還要圖書館管理員幹
嘛？他們可不是無事可做。他們會在圖書借閱期限
快到的時候，給你發電子郵件，善意地提醒書快到
期了，請注意按時歸還或辦理續借。否則耽誤別人
借閱，是要被罰款的。再次，圖書品種之豐富、資
源共享調閱之順暢，讓我對未來總充滿期待。因為
是移民國家，國民來自世界各地，所以，許多大一
點的圖書館都收藏有二十多個語種的書籍及大量的
CD盤數據庫和微型視聽材料。在我住處附近的一個
社區圖書館就能借閱到中文圖書，還能讀到澳洲出
版的華文報紙。如果這家圖書館沒有我想借的書，
我可以用電子郵件把書名告訴它，它就會通過圖書
館內部網絡幫我到其他社區圖書館去借，本市沒有
，就到其他城市或國立圖書館借，公共圖書館沒
有，就到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圖書館去借。只要澳
洲有，最後總能通過網絡搜到並借到，讓我稱心
滿意。

這裡的人們倡導 「綠色讀書」，最近不少社區
圖書館設置了電子圖書館，讀者可以將想讀的書籍
通過社區圖書館的帳號從網絡上下載到自己的讀書
器或者 iPad 裡。然後到了時間要還書了，假如讀者
不想續借，書籍會自動從讀者的讀書器裡刪除掉。

最後就是還書了。如果還書時遇到圖書館關門
，那如何是好？人家早就為你想好了。人性化的二
十四小時還書方式，讓你既方便又簡單─在圖書
館的門口設有專門的小窗口，有一個嵌入牆中的抽
屜式的金屬門，拉開後把要還的書放進傾斜的窗口
，書會自動滑落進下面的一個書筐裡，這就算還完
書了，讀者在圖書館不開放的任何時間都可以以這
種方式還書。書只可進不可出。開館後，館員會把
這些書經系統掃描後完成還書手續。更為有趣的是
，從這個城鎮借的書甚至可到另一個城鎮去歸還。

能夠這麼便利地使用豐富的圖書資源，這為澳
洲人愛上讀書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無怪乎我這麼個
懶惰的人也愛上了讀書。現在，一到周末，圖書館
就是我常去逍遙的地方。在悉尼Kings Cross的閱覽
室裡，每當中午吃飯的時候，我都會在攤開的書上
留下一張紙條：back soon，告訴圖書館的工作人員
別把圖書收走。每次考試之後，我都會去國家圖書
館的東亞部，抱一大摞中文書籍閱讀，享受看中文
書的樂趣，一目十行，過目不忘，忘掉 IT 書籍的
枯燥，以及專業英文的生僻。與書籍親密接觸，
我想成為一個有思想的人，不想被動地從眾與順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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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小洋樓與蘇州老房子
程秋生

最近看到內地一條新聞：八
○後的王小姐和老公都懶得下廚
房，乾脆買了台會自動炒菜的機
器人。每次回家，把生的食材和
調料往機器裡一放，按下按鈕就
可以躺在沙發上等吃熱菜了。調
查顯示：為了把自己從家務活中

解放出來，包括自動炒菜機、自動掃地機等在內的一批
「懶人機」備受當下年輕人的青睞。柴米油鹽醬醋茶，

原本，生活賦予了我們普通百姓多少深刻的含義？我們
在這樣的普通日子裡享受着小老百姓自己才能體會到的
普通幸福。一日三餐、居家生活，在奔波中，在忙碌中
，在繁華的過眼煙雲中，我們回到自己溫暖的家，看着
明亮的燈火，聞着廚房飄來的飯香，望着妻子露一手的
倩影，看着丈夫孩子大快朵頤的美滋滋的表情，相信妻
子的心裡也是美美的。平凡、簡單，自己動手營造 「人
間煙火」也是一種簡單的幸福。

隨着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收入的提升、觀念
的更新，人們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對幸福也
有了另外一種感受。不能說現代生活有什麼錯誤之處，
但是力所能及的自我動手何嘗不是一種幸福，不是一種
美好，不是一種快樂。 「全自動」的生活讓我們 「很被
動」，我們在 「全自動」中丟失了動手能力，我們在
「全自動」中丟失了勞動快樂。我們真正進入了 「衣來

伸手，飯來張口」的時代，可是我們也缺失了 「你挑水
來我澆園」的平凡夫妻應有的甜蜜。

看看我們的 「全自動」生活吧：衣服髒了扔進桶裡
；走路累了坐進車裡；肚子餓了吃點速食；精神乏了跑
進網裡；孩子哭了送進保姆的懷裡；看電視遙控一下，
做個飯也遙控一下，連掃地也可以摸摸遙控器就搞定了
。經濟發展了我們也變 「懶」了。我們不需要動一動就
能 「衣食無憂」了，可是我們不僅空虛了，身體也不好
了，我們要吃補品，我們要去按摩，我們要吃藥降脂降
壓，我們還要喝點不怎麼起作用的減肥茶，我們還要在
「懶惰」之後跑進健身房。其實這都沒有錯，可是我們

靜下心來仔細想一想，生活在 「全自動」的日子裡，我
們真的很幸福嗎。人各有志，沒有對與錯之分。在科技
堪比高鐵，經濟賽過動車的時代，我們享受現代生活的
時候，是不是也能偶爾享受一下 「慢」生活的平凡和快
樂，偶爾的把我們生活的快車從 「自動擋」換到 「手動
擋」上，慢慢的行走，看看生活恩賜給我們的平凡的、
但也很美好的 「人間煙火」以及那些 「俗世風景」。

我想，柴米油鹽醬醋茶是我們平凡的幸福，自我動
手的 「人間煙火」也是一種簡單的幸福。

自己動手
郭元鵬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燈燈
下下集集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春夏秋冬（押花書籤） 鍾穎蓀


